
◎顾随幼承家学， 报考北大
国文系， 校长蔡元培亲自审阅学
生的入学试卷， 发现顾随国文水
平卓异，于是找来谈话，说如果再
读国文系不一定能在学业上有更

大突破，建议改学西洋文学，以求
扩充眼界，拓宽知识领域，这样才
能在今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上取得

重大成就。 顾随听从蔡先生的建
议， 到天津的北洋大学读了两年
英文预科后转入北大英文系，而
后融汇中西，卓然有成。

◎“无人机教父”拉菲罗·安
德烈小时候就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之心，喜欢探索，为此做了不少让
大人们哭笑不得的“傻事”。 有一
段时间他对空气动力学着迷，猜

想， 如果自己撑着一把大大的伞
从屋顶往下跳， 就可以慢慢地飘
到地面上。 然而当他刚跳下去的
时候，伞就偏向了一边，于是他就
从差不多 3 米高的地方摔了下
去，所幸地面是草坪，安德烈没有
受多大的伤。安德烈成名以后说：
“如今的孩子们可能比我们这一
代聪明得多， 但或许大家都太急
于知道答案或太迫切地想知道最

后的结果。其实仔细思考，多做一
点‘傻事’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呢。对比起所谓的成就，过程中
享受科技带来的愉悦对我来说实

在重要得太多太多了。 孩子们的
想象力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是

最宝贵的财富。 ”
（选自《光明日报》）

李乃庆《秦楚情仇》
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期，周口籍知名作家
李乃庆长篇历史小说 《秦楚情仇》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其独特
的视角、丰厚的考古资料和荡气回肠
的叙事， 一上市便引起读者极大关
注， 全国各售书网站和新华书店热
销，报纸和网站纷纷发表评论。

该小说分上下两卷，上卷“秦灭
楚”，下卷“楚灭秦”，读来令人深思。
秦国，一个边陲小国，为何能跻身战
国七雄并统一天下？ 楚国，战国七雄
中的强国， 为何一步步走向衰亡，并
被秦国所灭？ 秦、楚为何缔结成姻亲
之国，都有哪些美丽传奇且令人唏嘘
不已的爱情故事？被秦国灭掉的楚国
何以复国？ 秦朝，一座强大的帝国大
厦为何仅十五年就轰然倒塌？作者以
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史料，还原两千多
年前的爱恨情仇，再现两千多年前的
生死之战，解开两千多年来无数的不
解之谜，纵横捭阖，荡气回肠，令人扼
腕，催人泪下。

作家出版社在该书的腰封上介

绍道：“从黄歇到李斯，从秦始皇到项
羽，不一样的天下一统，不一样的王
朝覆灭，不一样的历史小说。 ”《解放
军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秦楚情仇》
可以说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坛上又新

出现的一部扛鼎之作，自然引起了广
泛重视。这部小说里流淌出的家国情
怀，更是让人读来激情满怀，不忍释
卷。 ”

李乃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
博副研究员、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理
事、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理事、河南省
地方志系统特殊贡献者。该书是作者
继长篇科幻小说《人类灭亡》、长篇时
政小说《无路之路》《史官》《博物馆馆
长》和长篇历史小说《符氏三皇后》之
后的又一力作。

李乃庆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
位文史专家，一向治学严谨。 他在小
说的后记中说， 他的历史小说格言
是：研究历史者可为史，喜欢文学者
可为文。 更值得赞叹的是，作者饱含
对家乡的热情和厚爱，在小说中大量
融入周口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展示了很多发生在周口又被历史尘

封的故事，为周口人讲周口故事提供
了很好的素材。 读后，令人充满文化
自豪感和自信心。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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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生命桥》
当下再读经典故事，却有更深刻的

体会。 在西安交通大学 2018 届本科生
毕业典礼上，王树国校长分享了沈石溪
的文章《生命桥》（本文有删节），作为送
给大家的毕业礼物。 王树国说，这篇文
章我读过若干次，每次阅读都是对心灵
的洗涤。

“我们猎手队分成几个小组，在猎
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戛洛
山的伤心崖上。

伤心崖是戛洛山的一座山峰，像被
一把利斧从中间剖开，从山底下的流沙
河抬头往上看，宛如一线天。 隔河对峙
的两座山峰相距约六米，两座山都是笔
直的绝壁。 斑羚虽有肌腱发达的四条长
腿，极善跳跃，但健壮的公斑羚最多只
能跳出五米远，母斑羚、小斑羚和老斑
羚只能跳出四米左右。

开始，斑羚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
维谷的绝境，一片惊慌，胡乱蹿跳。 有一
只老斑羚竟退后十几步一阵快跑奋力

起跳，想跳过六米宽的山涧，结果在距
离对面山峰还有一米多的空中哀咩一

声坠落下去。
过了一会儿， 斑羚群渐渐安静下

来，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
大、 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
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

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 毫无疑问，
这只公斑羚是这群斑羚的头羊，它头上
的角像两把镰刀。 镰刀头羊神态庄重地
沿着悬崖巡视了一圈， 悲哀地咩了数
声，表示它也无能为力。

斑羚群又骚动起来。 这时，天空突
然出现一道彩虹， 一头连着伤心崖，另
一头连着对面的那座山峰，就像突然间
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天桥。 斑羚们凝望着
彩虹，有一头灰黑色的母斑羚举步向彩
虹走去，神情缥缈，似乎已进入某种幻
觉状态， 眼看就要一脚踩进深渊去，突
然，镰刀头羊“咩咩”发出吼叫。 这叫声
沉郁有力， 透露出某种坚定不移的决
心。

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灰黑色
母斑羚如梦初醒， 从悬崖边缘退了回
来。 整个斑羚群也迅速分成两拨，老年
斑羚为一拨，年轻斑羚为一拨。 在老年

斑羚队伍里，有公斑羚，也有母斑羚；在
年轻斑羚队伍里，年龄参差不齐，有身
强力壮的中年斑羚，也有刚刚踏入成年
斑羚行列的大斑羚，还有稚气未脱的小
斑羚。 两拨分开后，老年斑羚的数量比
年轻斑羚那拨还少十来只。 镰刀头羊本
来站在年轻斑羚那拨里，眼光在两拨斑
羚间转了几个来回， 悲怆地轻咩了一
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
拨去了。 有几只中年斑羚跟着镰刀头
羊，也自动进入老年斑羚的队伍。 这么
一来，两拨斑羚的数量大致均衡了。

就在这时，从那拨老斑羚里走出一
只公斑羚来。 公斑羚朝那拨年轻斑羚示
意性地咩了一声，一只半大斑羚应声走
了出来。 一老一少走到了伤心崖，后退
了几步，突然，半大的斑羚朝前飞奔起
来，差不多同时，老斑羚也快速起跑，半
大的斑羚跑到悬崖边缘， 纵身一跃，朝
山涧对面跳去；老斑羚紧跟半大斑羚后
面，头一勾，也从悬崖上蹿跃出去。 我吃
了一惊，怎么，自杀也要老少结成对子，
一对一对去死吗？ 突然，一个我做梦都
想不到的镜头出现了，老斑羚凭着娴熟
的跳跃技巧，在半大斑羚从最高点往下
落的瞬间， 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的蹄
下。 半大斑羚的四只蹄子在老斑羚宽阔
结实的背上猛蹬了一下，在空中再度起
跳，下坠的身体再度升高。 而老斑羚在
半大斑羚的猛力踢蹬下，像只突然断翅
的鸟笔直坠落下去。 瞬间，只见半大斑
羚轻巧地落在了对面山峰上。

试跳成功。 紧接着，一对对斑羚凌
空跃起。 每一只年轻斑羚的成功飞渡，
都意味着有一只老年斑羚摔得粉身碎

骨。
山涧上空，和那道彩虹平行，又架

起了一座桥，那就是一座用死亡做桥墩
架设起来的桥。 没有拥挤，没有争夺，秩
序井然，快速飞渡。 我十分注意盯着那
群注定要送死的老斑羚，心想，或许有
个别滑头的老斑羚会从注定死亡的那

拨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拨去，但让我震惊
的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只老斑羚调换位
置。

最后伤心崖上只剩下那只成功指

挥了这群斑羚集体飞渡的镰刀头羊。 镰

刀头羊孤零零地站在山峰上，既没有年
轻的斑羚需要它做空中垫脚石飞到对

岸去，也没有谁来帮它飞渡。 只见它迈
着坚定的步伐， 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
消失在一片灿烂中。 ”

这是一篇散文， 动物种群尚且如
此，我们人类、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国
家何尝不是如此。 交大的发展靠西迁精
神（1896 年，交通大学以南洋公学之名
创建于上海。 上世纪 50 年代，中央决定
将交通大学迁至西安，与同根同源的上
海交大分别独立。 当时交通大学在册的
737 名教师中，迁往西安的就有 537 人。
他们将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
用“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
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三秦大地上
浇筑起一所一流大学）的传承，老一辈
人用他们辛勤的汗水乃至生命为我们

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其实你们也一
样，今天你们所做的就是为后人铺垫未
来成功的道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
是靠一代一代人的不忘初心，才能不断
走向胜利和繁荣。

（选自《文摘报》）

书讯书苑撷英

学林新语 论点短辑

新闻业“有闻必录”理念的奠定
操瑞青在 2018 年第三期 《新闻与传播

评论》上说，戊戌变法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
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
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 面对此景，“有闻必
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
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 加之彼时西方
“言论自由”观的传播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
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 该时期，
“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
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
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朝末年
民国初期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 “有闻必录”
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开
展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此种心态长期存在
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选自《文摘报》）


